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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听客溪的朝圣》（Pilgrim at Tinker Creek）是美
国作家安妮·迪拉德（Annie Dillard，1945— ）的一
本散文集，记载并讲述了作者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蓝
山附近的一条名叫“听客溪”（Tinker Creek）的小溪
旁为期一年左右的生活体验。 该书 1974 年出版，
1975 年获得普利策奖，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 被誉
为“比《瓦尔登湖》更有胆魄”①、“是大师（指梭罗）
真正的继承人”②。中国目前已有该书的三个翻译版
本③，但却没有一本专门针对安妮·迪拉德或是《听
客溪的朝圣》的研究专著。 在部分探讨生态文学或
者自然文学的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听客溪
的朝圣》的零星论述，比如《寻归荒野》《美国自然文
学三十讲》《日本生态文学前沿理论研究》等。 除此
之外，有关《听客溪的朝圣》的硕士论文有 3 篇，期
刊论文有 6篇。 综合而言，目前中国对于《听客溪的
朝圣》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向，一是挖掘
其生态内涵，二是探讨该书与其他流派的关联。
此外，许多学者都将《听客溪的朝圣》作为一段
“回归自然”之旅来考察，他们发现这一回归的过程
是如此不顺畅：“她走向汀克溪，是期望走向自然，
像一滴水、一片树叶、一条鱼一样成为自然的一部
分。 可是她的自我意识是如此的真实与确切，令她
无法与自然长期融为一体 ”④；“如果说爱默生和
梭罗等人对自然采取的是一种顶礼膜拜的态度的
话，迪拉德则在膜拜的同时，又掺进几许怀疑与茫
然”⑤；“她对于自然的各种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
只要回归自然就好的水平上，甚至一般读者所期待
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全部都被推翻”⑥。 笔者也认为，
《听客溪的朝圣》记录并讲述了文中“我”在回归自
然这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从中可
以看出，“我”的回归之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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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了困境。
有学者将“我”对于自然的这种困惑和不解的
原因归结于时代环境：“人们的生存环境中不仅有
爱默生时代的山水森林和沙漠，同时也出现了现代
城市和其他高科技的产物”①； 或归于文学影响，
认为“迪拉德的作品是超验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
种混合物”②。 也有学者认为，在文中表现主体面对
解释自然的失败是为了对自然进行“复魅”，否定科
技万能论③。 以上观点从不同角度对“我”遭受困境
的原因作出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又不具备根本
性。 笔者认为，其回归自然之旅之所以遭受如此挑
战，不能光从外部寻找答案，原因不在或者说不全
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丰富多彩和巨大变更，而在于
“我”的内在世界，在于“我”在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
中心主义两种冲突的价值观之间的摇摆不定。 而
且，“我”在抽象的思想观念上的这种“摇摆”和“徘
徊”，通过“我”在具象的物理空间上的“往返”“来
去”得到隐喻式的体现，回归自然的困惑也体现在
“我”对所居处所的不断思考中。 本文将通过对《听
客溪的朝圣》中“我”在空间上的这种不断“往返”
“选择”以及空间意象的分析，继续前人就 《听客溪
的朝圣》中回归自然这一问题进行探究，揭示“我”
在回归自然的旅程中面临的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
态整体主义的痛苦蜕变，以及在此过程中引发的生
态思考。
二、都市与锚屋的二元关系
《听客溪的朝圣》的第一章就写道：“我住在一
条小溪边，听客溪，在弗吉尼亚州蓝岭的山谷里。隐
士隐居之处叫做锚屋；有些锚屋不过是些扣在教堂
一侧的陋室，就像是藤壶附着在岩石上。 我把这座
房子想成是扣在听客溪的锚屋。这座锚屋让我把锚
牢牢地固定在溪里的石床上，让我在溪流中稳住，
有如海锚，面对倾泻而下的光流。 ”④锚是船只用来
停泊的的工具，较重，通过绳链与船只相连，在船只
需要停泊时，将其抛入水流中以起到固定的作用。
“我”愿意把这所小屋子想成是锚屋（anchor-hold），
想象屋子和汀克溪之间连接着一条坠着重重的、像
“海锚”（sea anchor）一样的锚的绳链，屋子和听客溪
深沉地、根本地、内在地相连。锚屋像藤壶一样牢牢
地（steadied）附着（clamped to）在听客溪边，锚屋就
是听客溪的一部分，它们连在一起、长在一起。 而
“我”因为这所屋子得以安稳地居于溪中，免于漂泊
（keeps me steadied in the current）⑤。在此，作者为我
们描绘了一幅隐居山中的图景。这里安静、简陋、纯
净，“我”在这里可以真正地融于自然。 锚屋这一物
理空间的成功搭建，正式宣告“我”向自然的回归：
“山是巨大的，宁静的，包容的。 你可以把自己的精
神抛给一座山，那座山会把它留下，收起来，而且不
会像一些溪流那样把它丢回来。溪流是那个充满刺
激和美的世界，我住在那儿。 而山是家。 ”⑥
该段文本同时隐含了一个预设，即“我”是搬
到这里来的，从另外一个与听客溪无关的叫作“都
市”的地方搬到这个叫作“自然”的地方，这其中暗
含一种空间上的迁移。 “我”将小屋比作“隐士隐居
之处”⑦（anchorite hermitage），强调“我”不仅仅是居
住于此，而且是隐居于此，“隐”意味着居于一地从
而达到对另一地的远离。 这里的隐士，不同于中国
①程虹：《寻归荒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45 页。
②程虹：《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年，第 249 页。
③程虹：《寻归荒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4 页。
④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5 页。
⑤Anne Dillard,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N. Y. ：Perennial Library, 1988, p. 2.
⑥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6 页。
⑦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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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有着浓厚道家意味的山中隐士，或者儒家的
隐居在野的隐士。中国的隐士强调与世俗的决绝①，
而西方的隐士通常是指宗教之士，强调全身心地投
入自我与上帝的交流②。但相同的是，两种意义上的
隐士都强调通过改变空间而达到改变思想意识的
目的。改变自己所处的地理空间是一个很重要的步
骤，进而帮助“自我”的言说，赋予“自我”新的身份。
文中“我”将自己、小屋以及听客溪三者紧紧相连，
强调自己对“新家”的认同，正是试图赋予自我新的
身份的体现。
在生态批评理论中，过度依赖工业、科技、商业
的都市，是与自然形成二元对立的空间意象，是人
类离开自然的结果。 在都市中，房产开发、交通扩
建、影院消费、污染排放等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
潜能而建造执行的。在欧美文学传统中，梭罗、华兹
华斯、惠特曼、凯勒曼等众多作家强烈批判了脱离
自然的西方文明，提倡回归自然，认为“人类自视为
世界主宰、万物灵长，就意味着脱离了自然、站到自
然之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疏远、紧张、敌对的关
系，完全是由人类自己造成的”③。 在回归自然这一
主题之下的文学写作，通常都直接包含或者间接隐
含有关“离开都市”的叙述。
有学者认为，迪拉德在《听客溪的朝圣》中表现
出对人类社会的态度是冷漠的，认为她“不关心环
境问题、 生态问题以及土地使用”，“她的书中很少
谈及社会问题。这只能说明迪拉德对人类世界的漠
不关心”④。 《听客溪的朝圣》确实很少、几乎没有
“我”对于人类社会的直接评价，但是迪拉德对于人
类社会的批判，并不表现在对奢侈浪费、破坏环境
或者扑杀动物等具体的人类活动的评价上。迪拉德
虽然不提都市以及都市发生的事情，但却始终未停
止对由自然中脱离出来、一切围绕着人类服务的都
市中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讲述和质疑。 这样看
来， 迪拉德对人类社会问题的思考是更加透彻、更
加深邃和更加根源性的。
所以，在《听客溪的朝圣》中，都市作为潜台词，
像一个幽灵一样，不被文本叙述却隐含在叙述自然
的文本之下，不停歇地提醒读者：这是一段有关回
归自然而非记录自然的讲述，这是一段归来之人的
寻觅而非土著之人的已知。 事实上，“我”在后文中
也确实承认：“我曾居住在那儿。我记得都市所提供
的：人类友谊、棒球赛盟赛、稀里哗啦让人兴奋的刺
激，就像吃了强烈迷幻药的一阵高昂，待过去之后
是身心俱疲。 ”⑤但这样直接有关都市的叙述并不
多，都市的意象绝大部分时间处于隐含状态，令人
不会想起却也不会完全忘记，都市被置于文本之外
却又隐含其中。
正如小鸟在树枝筑巢、兔子在地下打洞，“我”
通过在听客溪旁搭建自己的小屋宣告对自然的回
归。小屋建在山谷中、溪水旁，并通过“我”想象出来
的锚与自然更加紧密相连。用自然中的小屋区别于
都市中的小屋，这一空间建构的背后指向一种融于
自然的生活方式，是与自然相连、 成为自然的一部
分。该书第一章通过对小屋外在环境的刻画来取得
自我定位，然而这种定位是不准确、不完整的。回归
自然不能仅仅是停留在物理空间上的身体回归，回
归自然不是在山中建房子，不是回到原始状态，更
不是放弃人类文化。 回归自然的真正困难在后文
“我”的持续不断的空间变化中得到体现。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1629 页。
②参见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编：《韦氏大学词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 年，第 43 页。
③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67 页。
④张乃心：《梭罗与迪拉德自然文学比较研究——以〈瓦尔登湖〉和〈汀克溪的朝圣者〉为例》，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年，第 10 页。
⑤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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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屋与听客溪的二元关系
搬到听客溪旁的小屋里，“我”经历了由都市转
移到自然这一大的空间变化，然而仅仅是由物理空
间的都市走向自然，并不能真正实现向自然的回
归。 在听客溪旁的生活中，“我”依然经历着二元对
立关系的空间上的变动。
在屋子里，“我”用鱼缸养了一条金鱼：
我花了两毛五买下这小动物。我以前从来
没买过动物。 事情很简单，我找到一家位于罗
阿诺克的店铺，叫做“湿宠物”，给了店家两毛
五，他便给我一个打了结的塑料袋，里面水波
晃动，一株绿色植物漂浮着，而金鱼在游动。这
条不起眼的鱼，有缠绕起来的内脏，有一条脊
椎，辐射出细小的骨头，还有一个脑袋。我把鱼
饲料洒入金鱼缸前，会轻敲鱼缸边缘三下；现
在它已经训练有素，我一敲就会游到面上来。
它还有个心。 ①
“我”反复提到金鱼的价格是两毛五，很便宜②，
并表示“事情很简单”。从一开始这条金鱼与“我”的
相遇便发生在一家宠物店，作为一件便宜的、不起
眼的商品被“我”买回家养了起来。 “我”对金鱼所有
的观察都是科学式的，带着物质分析的眼光看到它
的内脏、脊椎、骨头；“我”与金鱼的交往模式是训练
式的，“我一敲就会游到面上来”。 在与金鱼的这段
关系中，“我”将自己放置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认同
了宠物店对金鱼作出的低廉标价，默认自己有权为
这条金鱼命名，把它叫作“埃勒里·钱宁”③。可见，在
这个人造的空间里，“我”有权决定动物的价值高
低，有权决定把什么动物带回家作为宠物，有权为
动物命名，甚至有权决定它是否可以做“我”的朋
友，这些全凭“我”个人的喜恶。至于这条金鱼，它始
终都是沉默的，叙述中没有金鱼的同意或反对，在
“我”的屋子里，金鱼的声音被压抑、被忽视，“我”听
不见金鱼的话语，或者说“我”只选择透过“非常昂
贵的显微镜”来认识有关这条金鱼的一切。
至于爬到屋内的蜘蛛，“我让蜘蛛在屋子里自
由来去”，“我容忍这些蛛网， 偶尔才在蜘蛛逃至安
全之处后扫除那些最肮脏的。我总是将一条浴巾搭
在浴缸上， 好让那些因浴缸平滑而深陷其中的蜘
蛛，用毛巾的粗质当作逃生梯”④。 在小屋子中，这只
蜘蛛是不被期待的，它是一名外来者，因为屋内是
“我”的生活领地。 蜘蛛一旦进到屋内，它的生存完
全取决于“我”的态度，而“我”对于蜘蛛的帮助是不
平等的、高傲式的。 蜘蛛可以在屋子里自由来去是
因为得到“我”的“允许”，它能逃到“安全之处”也是
得益于“我”的“容忍”⑤。 所以，在小屋子内部这个物
理空间之中，“我”是唯一发声者，是主导者。
实际上，《听客溪的朝圣》中记录“我”在室内
生活的篇幅并不多，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我”走
出屋子的讲述，而当“我”决定走出屋子，情况便变
得复杂起来。 一天，“我”出去到处走走看看，在溪边
看见一只“傻里傻气”的大鹬鸟。因为在某本书上阅
读到大鹬鸟是害羞的物种，很容易受到惊吓而突然
飞走，所以“我”在靠近大鹬鸟的整个过程中都极其
小心。 “我”东躲西藏、跑跑停停、畏首畏尾甚至是
假扮成一棵树，就在快要接近大鹬鸟时，“我”发现
大鹬鸟根本不为“我”所动，“我”才猛然惊醒：“也
许大鹬鸟根本就不害羞。 ”“我”在这几十分钟里都
表现得像一个“大笨瓜”，丑态尽显⑥。 至此，“我”以
及“我”在“某个地方读到”的人类知识受到挑战，
“我”遭到戏弄，“我”甚至很愤怒，“我要杀掉它。 我
要用雪球打它；我真的会这么做；我要做道焖烤鸡
①②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50-151 页。
③④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6 页。
⑤Anne Dillard,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N. Y. ：Perennial Library, 1988, p.50.
⑥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59—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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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丝”①。大鹬鸟用其一举一动宣告了人类知识的无
效，因而“我”从这项人类知识中所获得的权威也被
宣告无效。 不同于我从商店买来的标有价格的金
鱼，大鹬鸟身处野外、属于大自然——一个“我”不
能全然操控的地方。
因为不明白自然界的生存之道，所以当“我”看
见田鳖吸干青蛙的身体时，“张口结舌愕然不已，十
分惊恐”；因为比附人类的灵活与智慧，所以当“我”
看见“昆虫固定不变的世界”，认为那十分愚笨；因
为以对人类世界可利用价值作为标尺，所以当“我”
看见自然界中“微不足道之”物种的繁复，小到一
个细胞、一片树叶都各有特点地复杂到极致，就认
为这是“毫无道理”“都没有必要”，甚至对造物发
起质疑“你累不累？ 弄完了吗”；因为带着人类的喜
好，所以当想到自然界“丰沃”的繁殖力，“我”认为
“繁殖力只有在动物身上才是诅咒。 ‘一亩一亩的老
鼠’这句话听起来活该让人感到不寒而栗，而假如
我说‘一亩一亩的郁金香’，则绝对不会产生这种感
觉”②，等等。 “我”不停地对汀克溪的世界作出评判、
提出疑问，最后却发现遭受质疑的竟是自己，“迪勒
德所问的‘为什么’，与其说是针对为什么母亲吃掉
孩子，更不如说是针对自己把这个事情看成是‘吓
人的’‘无情的’这种感觉和想法”③，“我”问自己：究
竟世界是怪胎还是自己是怪胎④ ？
在与屋外世界的相处中，“我”总结出两种“观
看”与两种“潜行”的方式。第一种观看是“不断分析
和刺探”⑤，第二种观看是“是要放下一切⑥。 第一种
潜行是“打造自己的途径去寻找动物”⑦，第二种潜
行“并不是你心目中真正的潜行，但那是消极的方
式，而且和实际追捕同样有收获”⑧。 第一种观看和
第一种潜行是主动式的、积极的，此时的“我”像一
把利器， 充分展现自我的精神；第二种观看和第二
种潜行则是被动的、等待式的，此时的“我”化为一
盏容器， 沉默自己。 而只有在第二种观看中，“我”
“乃真切在看”⑨；在第二种潜行中，“我”的“生命因
此而改变了”⑩。 因此，“我”选择迈出屋子走向听客
溪，就意味着要放弃凭借昂贵的显微镜和书本所获
得的人的高贵，放弃“我”心中顽固存在的人类价值
标准所发出的干扰之音，否则，“麝香鼠则一只也不
出来，只剩我独自一个，带着我的尊严”輥輯訛，“我”将什
么也“看不到”。
“我 ”一次次地从屋内 （inside）走向屋外 （out-
side），“任何事情都可能看到，也可能什么都没看
到，只看到溪面上泛起的光”，再返回屋内“我或是
兴高采烈，或是平心静气地走回家”，但“无论如何
总是有所变化，生气蓬勃”輥輰訛。就这样，“我”不断地再
出发、返回、出发……以此寻找着答案。
四、卢卡斯小屋：化解二元对立的尝试
书房和显微镜的权威正遭受质疑，“我”从小屋
子里携带出来的自己正摇摇欲坠 。 面对此困惑，
“我”问道：“我的价值难道和大自然保有的价值完
全对立吗？ ”“我”是应该“拒绝这种溪边生活”，“将
自己的锚屋迁到图书馆旁边去”，还是应该“离开
①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61 页。
②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97 页。
③陈多友、杨晓辉主编：《日本生态文学前沿理论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228 页。
④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9 页。
⑤⑥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6 页。
⑦⑧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8 页。
⑨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7 页。
⑩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26 页。
輥輯訛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34 页。
輥輰訛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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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以切除了脑前叶的身心回到小溪去”？ “我”
发现这两者都是极端的，“都通向疯狂”。 “我”不能
“从这个世界来，由一片氨基酸大海中爬出来，而现
在我必须回转身去，向这片大海挥舞拳头并大喊可
耻”，但“我”也不能“完全避开图书馆”或切除脑前
叶①。 “将生物圈视为一个整体并将这个整体的平衡
和持续存在视为最高价值，必然会有整体利益最大
化和人类这个组成部分（指人类子系统）利益最大
化的矛盾”②，这一矛盾能否解决，将直接影响生态
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否实现，在《听客溪的朝圣》中
则体现为“我”能否真正地回归听客溪。
当两者都是疯狂且荒谬的选择时 ，“我”依然
“颇为倾向第二种”③，因为“我们是怪胎”④，“我”才
是出现问题的一方。 人类生命原本来源于自然，人
类的缓慢进化和古老文明的建立都与自然紧紧相
连。但随着城市文明的发展，人类渐渐远离自然，变
成以自我为中心的 “怪胎”。 在第一章中作者也提
到：“我对这个地方有股依恋。来这儿就像是来求神
卜卦；回到此地就好像一个人在战场上断了胳膊缺
了腿，多年后回去寻找战场。 ”⑤在生命本质上，人始
终是自然的一部分，失去与自然的联系，人将变得
病态、残缺、不再完整。 “也许我毋须割除脑前叶，但
是需要冷静下来，而小溪边是最佳处所。 我必须再
度前往溪边。 我属于那个地方，虽然我越亲近那个
地方，我的同类就越显怪胎，而我在图书馆的家就
越显狭小。 ”⑥所以，人类不得不回归自然，“我”必
须回到溪边。但来到溪边的同时，“我无法完全避开
图书馆”，因为那是“曾教导我说其语言的人类文
化”⑦。 图书馆是人类自己的语言，失去图书馆“我”
将失去自己的语言，将不能发声。 人类同每个物种
一样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文明， 正如小鸟使用飞翔、
蜘蛛搭建蜘蛛网、螳螂吃食同伴，“我”拥有自己的
图书馆。但是，各个物种间的文明应该是平等的，不
应该存在此高于彼或者此取代彼的观念，“我对其
他生物之多产有浪费生命所持的保留态度，则只是
神经质罢了”，“没人要我下价值判断。 也没人要我
用同样的方式生活”⑧。 最终，“我”将自己定居在亲
近听客溪、远离但并不完全避开图书馆的地方。
在“守夜”这一章节还出现了一座小屋——卢
卡斯小屋。 这一天，“我”带着必需的三明治、手电、
睡袋和泡沫垫子来到这里：
卢卡斯小屋其实大部分是走廊，同等且两
侧有翼。涂了灰漆，两英寸厚四英寸宽的木板，
摇摇晃晃地三面围绕着小屋，木板皆已裂开、
破碎、腐朽至不堪修复。 走廊的四个角有横梁
支撑着矮矮尖尖的屋顶，屋顶各盖住走廊和屋
子的一部分，让那已经十分巨大的走廊更显突
出，因而正屋本身倒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就像
是亚当在伊甸园里也像是事后才加进去的。一
张镶嵌了的老旧西洋棋桌，有雕工的脊柱已经
破损，多年来这张桌子一直在走廊中的一侧，
斜倚在屋子边，那片褐白对比，经风吹雨打的
镶嵌，像叶片般弯弯地卷起来。 ⑨
卢卡斯小屋除了破损、陈旧，最大的特点就是
走廊。 在美式建筑中，走廊（porch）通常是指一座房
屋门前延伸出去连接房屋与外部世界的部分。通常
我们将门视为划分室内、室外的界限，门以内叫室
内，门之外为室外。 走廊作为房屋的一部分却是在
门之外的，属于室外的世界；但是走廊又不能同室
外的天空花鸟一起归为与这座人造房屋完全无关
①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08—212 页。
②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58 页。
③④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1 页。
⑤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8 页。
⑥⑦⑧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12 页。
⑨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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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可见，走廊是个开放的场，它既属于房屋
之外的世界，同时又处在房屋的屋檐之下，它是交
流的、是相融的，外面的人通过走廊可以进入屋内
世界，里面的人通过走廊可以进入外部世界；站在
走廊的人则同时存在于两个世界的空间里，或者说
存在于一个交融共存的空间中。相对于走廊，“正屋
本身倒像是后来添上去的，就像是亚当在伊甸园里
也像是事后才加进去的”。正屋是人类用墙将四面
围起来、 与外在自然世界相隔从而划出来的空间，
这个空间里的一切又将是属于人的一切。 然而“屋
子有一大半是窗户——而窗户全都破了”①，窗户同
样可以视为连接屋内和屋外的部件，窗户的一面是
屋内、另一面就是屋外，屋内的人可以通过窗户看
到、听到、触摸到屋外，而屋外的空气同样可以通过
窗户吹拂屋内，更何况“窗户全都破了”，这使得房
屋和外部环境更加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正如后来才加上的正屋，把人类与自然属性的
动物区分开来的社会属性也是后来才逐渐发展起
来的。 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生态系统中的一
个子系统，亲近自然、渴望与自然相处是人类原始
的、天生的属性。在卢卡斯小屋这个空间中，我们看
到其内部和外部的联合、通融，同时也看到房屋与
自然的融合，房屋天然地成为自然景色的有机组成
部分。在这里，自然的力量是主导，甚至渗透进了小
屋的内部，房间里“有雕工的脊柱已经破损”，木板
也已经开裂、腐朽，“经风吹雨打的镶嵌，像叶片般
弯弯地卷起来”。在卢卡斯小屋的这一夜，“我”没有
睡在屋子里面，而是“半个身子露在睡袋外，躺在小
屋走廊和向着水坝的河岸之间，一块窄窄的平地
上”，“像一池净水，让风吹皱并振荡着”②。
尽管如此，“走廊”始终是“走廊”，是仅供人进
出而非长期居住的场所。人类不能总是在进进出出
的来回流换中实现自己对自然的回归。 “我”只能同
卢卡斯小屋一样，保持观看、聆听和感受，尽可能地
打开自己、保持开放，但“我”依然走在继续寻找的
路上，未作停留……
五、结语
在《听客溪的朝圣》中，“我”不断搬迁和调整自
己所处的地理空间，试图在听客溪这个大系统中找
准自己的位置。通过解读文中的空间意象以及“我”
在空间中转换的生态意蕴，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赞
美听客溪的同时也表达对人类文明的认同，在肯定
人类文明的同时又逐渐发现人类文明中不应有的
骄傲和自大，这种骄傲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人
与自然关系的扭曲。 因此，“我”的回归之旅困难重
重。 作者在第一章中写道：“我就是那箭杆，让这片
天空中突如其来的火光和裂痕在身上划过，而这本
书就是一路溅洒的血痕。 ”③“我”将自己比作攻击性
狩猎工具，而这本书就是寻找猎物的线索。 事实证
明，当“我”怀着一颗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之心进入
自然之时，自然对“我”就会紧闭和排斥，“我”对自
然就会疑惑、不解甚至是鄙视；而当“我”放空自己、
尽力打开自己的时候，“我”开始听见来自自然的声
音，听见自然在自己身体内部激起的铃声④，感受到
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 在《听客溪的朝圣》中，思想
的转变与空间的转换象征性地联系在一起，“我”在
这样的思维转变之中寻找着自己在听客溪中合理
的位置，做到真正地回归自然。
责任编辑：王俊暐
①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2 页。
②安妮·迪拉德：《听客溪的朝圣》，余幼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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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wo Dimensions of Buddhist View of Nature and Its Ecological Aesthetic Significance
Nie Chunhua
Buddhism not only has a tradition of emphasizing epiphany and moksha, but also holds the idea that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organical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reby forming a two-fold attitude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either negative or positive. Only by extending its attention to the inner state of mind to
everything of the whole universe, can Buddhism foster sincere sympathy and awe towards nature and de-
velop a real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at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to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It
is only on the dimension of an organic relation between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the artistic and aes-
thetic practice of Buddhism is serious in the sense of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becomes the most impor-
tant representation of an ecologically perfect world of Buddhism.
Practical Somaesthetics: the Perception of Reconnection with Life Integrity Song Lili
Somaesthetics, critical and constructive, emerged as a discipline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It is con-
sistent with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Nietzsche and Merleau -Ponty which revolted and criticized the
deity-centrism and human-will-centrism, and turned to an aesthetic 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human body
is regarded as the subject of sensibility. As one of the dimensions of somaesthetics, practical somaesthetics
proposes to know oneself through physical training and to achieve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body and life so
that both soul and body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life. Practical somaesthetics is constructive in ecolog-
ical ethics and the simplified life style.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John Clare’s Poems James C. Mckusic
The English poet John Clare has a deep love in his hometown Northampton, who bases his nature
writing on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th criticizing the consequences on the local place by “the
Enclosure Movement”, creating a kind of “ever green” language, to express his own wholesome ecological
vision. With the analyses of the creating environment, languages, the sense of place and themes in John
Clare’s poems, this paper is going to illustrate the poet’s ecological poetics and ecological vision.
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 Shift in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Zhao Xuefei
The hardship of Annie Dillard’s return to nature is revealed by the questioning and confusion of the
natural world in her Pilgrim at Tinker Creek. This article deems that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 conflict be-
tween the different value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logical holism while this abstract ideological conflict
is manifested i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shift of “I” in the book. This article also unveils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through “I” in the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nature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patial images of
“anchor-hold”, “outside” and “Lucas cottage” in the book.
A Study of the Characters’ Spiritual Ecology in Breakfast of Champions Bai linmei & Li Sujie
Breakfast of Champions by Kurt Vonnegut represents the unbalanced spiritual ecology of the charac-
ters in postmodern society. Influenced by mass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people gradually lose faith and
become “the hollow men”. They are in blind pursuit of desire, turning into “one dimensional men”.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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